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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江璃花子 重生
“我喜欢中间泳道，这代表你游得最快，我

觉得这是属于我的。”2000年出生的日本泳坛

新星池江璃花子在一部纪录片中毫不掩饰自己
的野心。

她原本是有足够底气的：3岁接触游泳，16
岁入选国家队，18岁一举拿下 6块亚运金牌，

先后打破世界青年纪录和亚运纪录，是“出道即

巅峰”的典型。
正因如此，池江璃花子被日本民众寄予厚

望。很多人断言，她必将在 2020年东京奥运赛
场大放光芒。

可是造化弄人，2019年初，池江璃花子在
训练时感到身心疲乏、呼吸困难。很快，一封白

血病诊断书瞬间将她推向黑暗的深渊。

随之而来的是病痛的折磨，掉落的头发、日
渐消瘦的身体、被摧毁的意志……从泳池转向病

床，池江璃花子一度难以接受。在无法进食、无法
活动、无法说话的时候，她说自己“想到了死”。

昔日的对手在听闻池江璃花子的不幸遭遇
后也倍感痛心。2019年 7月，在游泳世锦赛 100

米蝶泳的颁奖礼上，三位奖牌获得者在手心写

下了“永不言弃”的祝福语，给池江璃花子打气。
值得庆幸的是，10个月后，池江璃花子

战胜了病魔。但伴随大病过后身体机能的大

幅下降，彼时的她早已不是从前的自己。
“就算重头来过，那又怎样。”从死神手里

逃脱、再次站在神往的泳池边，池江璃花子感慨

万分，“我还活着，这本身就是值得感恩的事。很
多人告诉我，我重新游泳这件事给了他们力量，

但事实上，我并不是为任何人而游。我游泳，是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热爱，池江璃花子决定重返赛场。今年
2月，她在日本国内比赛中获得 50米蝶泳冠

军。这是她复出后的首个冠军，也为她赢得了奥

运入场券。

在东京奥运赛场上，人们看到了一个体型

略显瘦弱但眼神无比坚定的池江璃花子。当她
纵身跃入泳池的瞬间，无数人的内心燃起了敬

意。尽管最后成绩并不理想，但池江璃花子对未
来充满信心：“我更大的目标是巴黎奥运！”

涅槃重生后，池江璃花子似乎比从前更清
楚应该怎样活：“纠结于过去不能改变任何事

情，所以需要思考的是，怎样活在当下，怎样改
变未来。”

奥运会最动人
的瞬间，从来不只是
夺冠的那一刻。在东
京奥运赛场内外，一些或温情或励志
或感人的故事同样触动着全世界人民
的内心。这些故事与胜负无关，却是奥
运精神的另一种诠释。这些故事的主
人公也不一定是场上最闪耀的焦点，
却可能是最特别的存在。

她们用独特的经历写下了不一样
的奥运篇章，或许也能让人对“体
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体育本身”
这句话，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丘索维金娜 坚持
7月 25日，46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名

将丘索维金娜第八次站上了奥运跳马比赛的

赛场，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
在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跳后，这位

在体坛活跃了 30年的老将止步于女子体操资
格赛。走下“舞台”，丘索维金娜一边回望着场

地，一边躲在教练怀里止不住地哭泣。

这一刻，全世界跟着丘索维金娜一起伤
感。因为一代传奇，就此谢幕。

代表苏联出道，代表独联体第一次拿到奥
运冠军，代表德国出征北京奥运，2013年回归

祖国怀抱……丘索维金娜的职业轨迹在奥运
历史上绝无仅有。

和她的“超长待机”一起被世人铭记的，还
有一段让人泪目的往事。

2002年，丘索维金娜当时仅 2岁的儿子
被确诊为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她和丈夫

倾囊而出，变卖了所有家产。但在高昂的医疗
费面前，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

更让丘索维金娜陷入绝望的是，乌兹别克
斯坦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治好她儿子的

病。这时候，德国主动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举家搬迁至德国后，丘索维金娜在陪同

儿子看病的同时依旧刻苦训练，通过参加各
种比赛赚钱，并于 2008年代表德国队亮相北

京奥运。
随着儿子逐渐康复，丘索维金娜心中的一

块大石头落下。“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
享受，并从中收获巨大的快乐了。”此后，体操

在她心中又回归了纯粹的本质。
其实，当丘索维金娜出现在东京奥运赛场

的那一刻，无论成败，就已经是个奇迹。

马尔迪尼 希望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当年轻。东

京奥运赛场上，有一支由 29名不同国家运动

员组成的队伍，他们代表着一个特殊而又庞大
的群体———难民。23岁的游泳运动员尤丝拉 ·

马尔迪尼，正是这支奥运难民代表团的“门面
担当”。

马尔迪尼来自战火纷飞的叙利亚，祖国没

能给怀揣奥运梦的她一个安宁的备战环境，有
的只是冰冷的水温、频繁的断电和不定时的炸

弹袭击。

2015年，17岁的马尔迪尼为了自己的游
泳生涯，和姐姐萨拉一起离开家乡大马士革，

踏上前往德国的“寻梦之旅”。当她们乘坐一艘
拥挤的橡皮艇试图穿越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

危险水域时，船上引擎突然失灵，海浪随时可
能将船掀翻。

生死关头，生在游泳世家、谙熟水性的姐
妹俩为了确保艇上其他 18名乘客的安危，毫

不犹豫地跳进了刺骨的海水，用尽全身力气推
着橡皮艇前行。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

橡皮艇最终在希腊靠岸。
途经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离家 25

天后，姐妹俩终于抵达德国的一个难民营。幸
运的是，几周后她们成功打动了当地一个游泳

俱乐部的教练，开启了正规训练。
2016年 8月，马尔迪尼置身巴西里约热

内卢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迎接她的是热烈的欢
呼声。

“当我第一次来到德国时，我真的为‘难

民’这个词感到羞耻。我当时以为

人们会觉得我贫穷、愚蠢，来到这里只是为了

赚钱或寻找机会。”目睹自己的家乡被战火蹂
躏，朋友因战争而丧生，在异国他乡的马尔迪

尼深感自卑，“困难的是，你不得不依靠陌生人
的施舍。”

“但当我进入里约奥运体育场时，一切都
变了。”马尔迪尼说，当她与其他 9名同样漂泊

在外的运动员一起出席开幕式时，她意识到，

自己为之奋斗的正是“难民”这个群体。“我慢
慢接受了这个词，并将为这一群体的荣誉而

战！”
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告显示，全世界目前

至少有 82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马尔迪尼的
另一个身份是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训练之

余也时常出现在各地的难民营中。
“没有在奥运场上获胜，但我还是赢了，因

为我给了人们希望。参加奥运不仅关乎金牌，
还有着更多意义。身为难民，我意识到能帮助

他人比游泳本身更重要。首先我是人，是女性，
然后才是运动员。”马尔迪尼十分看重自己的

这份特殊使命。
今年马尔迪尼踏上了第二次奥运征程，尽

管在 100米蝶泳预赛就被淘汰，但毫无疑问，
这位年轻的叙利亚女孩已经书写了传奇。

阿里 ·扎达 挑战
25岁的阿富汗姑娘马苏玛 ·阿里 ·扎达也

是东京奥运难民代表团的一员，在赛场上，戴

着黑色头巾的她格外醒目。
身在阿富汗这一女性地位低下的国家，马

苏玛追逐自行车梦的道路异常坎坷，但她并没
有低头，而是向传统和权威发起了挑战。

马苏玛 18个月大时就跟随父母逃离了阿

富汗，在伊朗流亡期间开始练习自行车。当全
家重返喀布尔时，16岁的马苏玛被选入阿富

汗国家队。
但她没想到，因为敢于在公共场合穿运动

服骑车，她在自己的家乡遭到了攻击和家人的
不解。

“我从没想过在骑车的路上会有人向我扔
石头。”马苏玛说，“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骑自

行车的女性都有这样被侮辱的经历。即便是身
着运动装的男性也会遭遇冷眼，对女性而言就

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危险行为。”
就连家里的亲戚也不能理解她的坚持。

“我的叔叔告诉我的父母：‘她必须停下。’”
压力之下，马苏玛和家人于 2017年再次

离开阿富汗，并向法国申请庇护。
“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是件痛苦的事，但

我别无选择。我想每个难民都会理解。”在法国
期间，马苏玛一边训练，一边在大学攻读土木

工程专业。
代表难民群体站在奥运舞台，马苏玛希望

自己能成为那些被迫离开祖国或放弃体育梦
想的女性心中的灯塔。“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还为了所有阿富汗女性，以及全世界没有权利
骑自行车的女性。”

“有了自行车，我可以去山上，去平原，去

很多新的地方，会看到生活还在继续，并感觉
自己真切地活着。像鸟一样，我是自由的。”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骑自行车是马苏玛通往自由
的通行证。丘索维金娜

池江璃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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